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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长篇小说

非虚构

秋后队里分给我家一些玉米。玉米打成
玉米面，拍玉米饼子吃。初冬的时候队里刨
红薯，刨好用大称一堆一堆分好堆，队长写
阄，握在手里，一家一家抓阄分红薯。抓好
阄，队长记本子上，一个个喊名字分红薯，
一人一堆，或者一人两堆。队长在前面走，
后面跟一群人等着喊名字。我父亲跟着，我
也跟着。喊到我父亲的名字，我跑过去，队
长指着地下的红薯点堆：一二三四。四堆，
到这里。下一个孙厚志，五口人，十堆。队
长大步流星，走得飞快，数得也飞快。一群
人像鸟一样跟在队长身后。夜影爬上来，分
好红薯的往家运，拉车子，推车子，用担子
挑。这时候父亲把自行车改成了平板车，把
外带也扒去，直接用钢圈拉。父亲拉红薯回
家，我在地里看着。初冬的风瑟瑟的冷，我
穿着小棉袄，扣子掉了，风往身子里钻。我
把左边的大襟裹进右边去，蹲在红薯边，看
红薯，看着一地人像蚂蚁在动。

年底，生产队里剥牛。挑拣那些年老体弱
的老牛拉出来剥。牛屋两排，有一个大土院
子，院墙矮矮的，院子里栽着拴牛的橛子。满

院子都是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去牛屋
看剥牛，等分牛肉。小孩在人堆里钻来钻去。
满地都是血，溅得到处都是。老黄牛被一群男
人拴住腿，拽倒地下。我不记得是怎样捅死的
牛，小孩子看不到，都是大人的腿，围住牛，剥
皮，开膛。父亲也分了牛肉，分了一点面，一点
油。过年，都有份，都能吃上饺子。

初夏打了麦子，队里也分麦子，一人大
约五六十斤，东队西队都差不多，50斤或者
60斤。父亲用口袋装着背回来。一年的麦
子，在这个时候分，要吃一年，根本不够
吃。过了初夏，秋后分得都是粗粮了。

分了麦子，父亲背到磨上，碾磨出面粉，
搅疙瘩给我喝。队里还分麦茬。割完麦子，按
人口分麦茬，一人两行或者一行，还是要抓
阄。分到高的矮的抱怨也无济于事。抓阄，好
的差的，按时运摊派。麦茬是一年的柴，拾麦
茬的时候，一根一根用铲子把根都铲出来。

生产队里除了留作种子的粮食不分，凡
能分的都分给社员。以最公平最无私的办法
过着穷日子。没有谁说什么。没有人有怨言。
队里过得就这样，家里也就只能这样过。家家
日子都不好过，吃不够，穿不够，用不够，烧不
够。队里就这些，都给大家了。不够的那部分，
各家自己想办法。

我和父亲吃五保，所吃的便是这队里分
给的这些。没有柴烧时，村里人怂恿父亲去
队里麦草垛拿，我父亲从来不去拿。没有就
自己想办法，把屋梁烧了也不拿队里的。没

有吃的时候，父亲出去游走，带着我，给人
家打洋袜子、编苇席。

三年或者五年，过年的时候大队里会送
去一件棉衣，是那种老蓝色的棉衣。说是救
济的。救济的少，他勉强争取来一件。给
了，我父亲便穿。我父亲穿那件老棉袄，穿
很多年。隔几年给一个老棉裤。厚厚的，暖
和。村里人都说：年年有救济，要到大队里
去要。他们比划给我父亲，我父亲似懂似不
懂，呵呵地笑，从来没有去要过。

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减免学费。我上一年
级，学费书本费一块二角钱，减免二角钱的学
费。二年级一块五角钱，减免五角。学校每年
都少给我要一点。都知道我苦，多少减免一
些。

那时候，事实就是这样。所谓五保和真
正意义上的五保相差甚远。我想说的是，他
们这样喊我，我不承认，我拒绝，不是说给
予的物质不够多，是这个称呼带着侮辱的意
思。我感觉到了耻辱。其实我没有必要这样
想，事实是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不要这样的
称呼。我宁愿人们说我是生产队里养大的。
是队里给的吃的。是的，队里给的吃的。给
了我和我父亲二十多年。而且是我们东队给
的，是孙庄东队，给我和父亲吃的。后来，
土地分开后，1982年，土地分到东队后组八
十二人身上，是这八十二人给我和父亲吃
的。这时候已经够吃，粮食多了，每年给我
和父亲一千斤麦子。

我所要写出的是这个事实，是孙庄的父
老乡亲之于我的恩情。与五保无关。孙庄人
不喊我五保，喊我姑姑，姑奶奶。在他们的
意识里，队里给我和父亲饭吃，是名正言顺
的——以五保的名义分给红薯、玉米、蔬菜
和牛肉，麦茬、豆油、细粉等。至于真正的
五保——包吃包住包穿包病包葬，那是政策
上的定义，事实是那时候农村的生活达不到
这样的水平。孙庄的生活是什么样，我和我
父亲就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我父亲没有过非
分之想，不够的那些，他有办法。

我是在这样的定义下生活，又是在这样
的事实里过着。尽管用五保的定义保障着我
和我父亲的生活，事实是最穷困的。那些少
的可怜的五六十斤麦子一个月就能吃完。从
初夏到秋后还有多久？父亲会把那几十斤麦
子分好几次磨面粉，磨多了，会多吃，会早
早断了好面。磨少了，不够占磨底的。父亲
每一次去推磨都说：不够占磨底的。磨底大
约要占了半斤或者三四两面。这多心疼。多
磨一次就多占一次磨底。大多的日子是胡乱
吃，七拼八凑，囫囵度日。

我对五保这个词抵触还和那时候的一个
大队书记有关。一个胖胖的，肥肥的人。五
官周正，眼睛里散发蔑视人的光芒。他是那
样高高在上，那样拒人千里之外。他带着不
屑一顾的表情对待村里最底层。我知道他是
那样的人。他不理人的样子，是最高权力的
象征。 （二十八）

你是彭局长。你是高家庄硬质化道路的
筹资方。是监工。是总负责人。如果你不想
在回去的路上继续颠簸，那你就开始完成任
务吧。

彭三郎在高家庄的村部给白若君打了个
电话。白若君按掉了。估计在采访中。彭三
郎又给张荞麦打电话，张荞麦的电话通了，
声音气喘咻咻的，仿佛是急跑之后接的电
话，她在电话中说，有事吗有事吗？

彭三郎想说他到高家庄了，但没说，问
起了小胖子张小北的情况。张荞麦说，小北
还好。彭三郎说他跟我说过要养狗的。张荞
麦对这个话题没认可也没反对，问彭三郎什
么时候回城？彭三郎回答说可能一个月后。

张荞麦挂了电话。彭三郎想想张荞麦一
个人上班一个赚钱一个人带小胖子实在不容
易，更加仇恨起那个龚馆长了。可恶的虚伪
的龚馆长。撞。砍。刺。勒。毒。炸。在头
脑中想象了杀死龚馆长的无数种方法之后，
彭三郎拨通了龚馆长的手机。

龚馆长的电话接得很快，仿佛等着彭三
郎的电话。龚馆长对彭三郎彭镇长不停地慰
问，问寒问暖，客气得很。彭三郎没理会龚
馆长的虚伪，说，你怎么不下来体验生活？
你怎么不下来采风？龚馆长说，彭镇长啊，
你不知道吗？我是第二期，你上来我就下
去。再说，你是后备干部呢。

彭三郎不知道这个姓龚的说的话是真是
假。龚馆长说，你自己填的表，你自己忘
了？彭三郎想不起来自己填过什么表。龚馆
长又说，局里让我推荐后备干部培养，条件
是四十岁以下，本科，中级职称。符合条件
是只有你。我推荐了你，拿到表格，让你
填。你也可选择不填的？可你填得很快嘛。

彭三郎的确想不起来了，他填过无数张
表，每隔一段时间一张，每隔一段时间一
张，比他发表过的诗歌还多。头几年，他能
记得自己写过哪些诗歌发表在什么地方？过
了几年后，他记不得自己写过哪些诗歌也记
不得发在什么地方了，就像自己填写过的表
格。姓名：彭三郎。性别：男。民族：汉
……这样反复反复，一年又一年。以为它是
废纸，却有了承诺。他原来是后备干部，后
备干部到基层挂职，并不是当初所说的送文

化下乡。当初他为什么就记成了是送文化下
乡了呢？

彭三郎有一肚子的冤屈，他期待白若君
回电话，可她还是不回电话。倒是龚馆长不
折不挠地打他电话。彭三郎接了，龚馆长问
彭三郎是不是在仙女镇受委屈了？仙女镇出
刁民是非常有名的。彭三郎说不是刁民。龚
馆长说那就是那些素质不高的干部。你彭三
郎一个写诗的，完全是书生，那些干部哪里
是干部，完全是流里流气的老流氓。你就一
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或者就当他们放屁。

彭三郎怕他再说什么出格的话，赶紧
说，不是群众也不是干部，是资金。他们让
我去弄资金！龚馆长也愣住了，什么资金？
要多少钱？五千还是一万？要不我借你，别
人说我怕老婆，我的口袋里还是有些私房钱
的。

彭三郎说，一万乘三十。
龚馆长说，三十万？他们真会狮子大开

口呢。你知道我们文化馆一年的办公经费有
多少？五万！一年五万！我们文化局一年的
办公经费是多少？仅仅五十万！你要三十
万，我们文化局就开不了伙了。

听着龚馆长的抱怨，那一点冤屈消失
了，彭三郎顿时有了债多不愁、虱多不痒的
快乐。白若君打电话来，他没头没脑地唱起
了《天路》“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神
鹰披着那霞光/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

白若君被彭三郎的左嗓子的歌声惹笑
了，命令彭局长不要谋财害命了。

彭三郎收住笑，用极其调侃的语气告诉
白若君，他从出生到现在，从没觉得自己有
如此重要，也从未有一项任务有如此重大，
他的肩膀变得沉甸甸的。白若君让他赶紧放
屁。彭三郎才说出他的重大任务，需要给高
家庄筹资三十万，让猪八戒顺利地回到家
乡。彭三郎还请求白总编要良心发现，用她
的大笔一挥，给高家庄人民送来一条三十万
做的“天路”。

白若君问，这任务是陆胖子给你的？
彭三郎说，不是，是……林老大。
白若君说，你的喉咙能不能不要这样

大，你现在身份不同了，是挂职乡干部，说
话要当心。

彭三郎努力压住那个属于“乡干部”的
嗓子，可他觉得准备了很多想跟白若君说的
许多话，都被刚才榨干了，他说手机快没电
了，明天再聊，挂了电话。心里全是那颠簸
的砂石路，散乱的石子被轮胎压到，蹦出老
远，像一颗颗幽怨的子弹，射向了诗人彭三
郎的流放地。 （二十八）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是服务员来上果
盘了。跟刚才的那位不一样，这次进来的是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身材矮胖，样子粗
蠢，高颧骨小眼睛，经过描画的眉梢直吊向
额角。她临走前照例将门带上。女孩一笑：
就这些？都上完了？现在不会有人打扰了，
想说什么就说吧。

沈中楞了会儿，站起身对女孩抱歉地
一笑说：对不起，我还得打个电话。沈中没
说假话，他一出包间就问老同学是否还在
路上。老同学说，来了110和120的车子，想
退回去绕道而行根本不可能，现在她只能
车里先睡个午觉。沈中挂上电话就去找刚
才送果盘的妇女，让她上点酒水。等沈中回
到包间的时候，那女孩已经解下了马尾辫，
抬起双臂理头发。女孩的衬衣领口的纽扣
解开了，隐约露出内衣的粉红色吊带。

沈中说：我又要了点酒水。女孩说：那
好，我们边喝边谈吧。酒水很快就端了进
来。女孩像喝咖啡一样，喝了一大口。女孩
问沈中：“刚才你是在等人吧。”

“是的，等一个大学的同学，转眼都过
去十二年了。”

女孩找了一根吸管放到咖啡里慢慢地
吮吸，若有所思地说：估计是女生，你是个
重旧情的男人，谁都看得出来……但你要
等好久的。

沈中告诉女孩，他本在楼上的餐厅，因
为等的时间过长，而且同学堵在那儿一时
半会儿来不了，所以才想找家咖啡馆吃点
东西充饥。

女孩拢了拢头发，又将辫子扎起，然后
有意无意地碰了碰沈中的手指，说：这么一
说，刚才二楼首饰店出事的时候你正好在
电梯上，那个男生被杀的情景你肯定是看
到了？

沈中说没有。他乘电梯下楼的时候，也
曾往二楼看了一眼，但是没有发现所说的
杀人的事件。沈中问：“为啥要杀人，情杀？”

“也许是。听说他在这之前想买一枚钻
戒。也许是打劫。最后是一个营业员按的警
铃，结果就死了人。”女孩又抽出一支烟点
着。

包间里的灯光暧昧，女孩的脸像玉似

的白。此时，沈中已经弄不清这会儿是
中午还是晚上。

被辞退以后的那几天，杜兰心神不
安。令她烦恼的不仅是失业，更多的还
是因为婚姻上的事。杜兰的朋友同学都
在恋爱，有的甚至已经成家，这让她感
到自己的终身大事拖延不得了。但一想

到恋爱结婚，杜兰又多少有些疑虑。其中的
主要原因，是杜兰在两年前曾经与一位有
妇之夫有过恋情，还发生了性关系，其中几
次是在娱乐场所进行的。杜兰反复思考的
是，一旦与男友确定了关系究竟要不要跟
他说明这事呢。

“由于受了杜兰的冷落，那男的就不再
与她联系了。”吴孟宇盯着树丛缝隙间穿梭
往来的汽车说，“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十天左
右，最后打破僵局的还是杜兰。”

杜兰说：我辞职了，可一旦没了工作，
呆在家里，心情难免郁闷。杜兰等着那男的
邀她到服装店里。但是没有。那男的说，成
天闷在家里不是个事，要出去走走。他约杜
兰去会所唱歌。杜兰不肯。因为杜兰还没有
做好准备。最后是那男的用摩托车带着杜
兰到街上兜风。

在喧嚣的马路上，那男的将车开得飞
快。杜兰紧紧地搂住他的腰，大声地说笑。
到了中午，他们到一家餐厅里吃饭。男的要
了啤酒。杜兰情绪很好，她也倒了大半杯
酒。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杜兰说，首饰
柜上活的确琐碎，现在终于下了决心不干
了，真高兴。男的说，是啊，要干自己愿意干
的事，不能太委屈自己，过去的就都丢开，
乘着年轻尽情地轻松快乐。杜兰知道他话
里有话，但还是误解其中的意思。

饭后，男的驾着摩托带着杜兰从马路
逛到公路。杜兰问他是去哪儿？他说要带杜
兰到一个十分好玩的地方。最后，那男的将
车停在一家乡镇的宾馆门前。杜兰说：啊，
这不行。男的说，没什么就是进去休息一
下。

“他们拥抱在一起，接着就开始狂热地
做爱。杜兰被欢愉所摧毁，她变得异常脆
弱。”吴孟宇面带笑容地说，“事实上，谁都
可以证明，他们此时的爱是真诚纯洁、无比
美好的。”

此后不久，杜兰的妈妈给她又找了份
工作。在一家专卖店做导购。而这时杜兰已
经很清楚了，那男的根本就不是服装店的
老板。杜兰不再为曾经有过的恋情而纠结
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双方开始谈婚论嫁。
协商的焦点集中在房子和彩礼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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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以 为

巡回展览

天空瓦蓝，少年躺在水面上，飞机
在空中拉出一道白色烟雾。

少年以为那是一只银翼巨鸟。他无
数次看到巨鸟从空中掠过。他厌恶这种
巨大得不由分说的轰鸣，用手捂紧了耳
朵。巨鸟瞬间安静，缓慢而无声地移动
着。

银翼巨鸟飞出少年视线，轰鸣消
失，天空因此空洞。少年想翻身，他要
检阅水底世界。可是，少年的翻身很不
成功。他侧身很漂亮，就像一条真正的
鱼，接着他只要将两只脚像船桨一样先
后斜着划入水中，就能借助水的浮力流
畅地翻过去了。在此期间，他裸露的阴
茎将先歪向一边，随着翻身这个预设动
作的发生，阴茎又会歪向另一边，等完
全入水后，它将垂挂于水中，与周围的
阴毛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

可惜，少年刚翻过去三分之一，一
张银色丝网从天而降。这件骇人的事发
生于数秒之内。起初，少年以为是忽然
而至的一场大雨，这在沼泽地很常见。
事实不是，那是一张在当天已经使用了
数十次的鱼网，冷酷，柔软，方形的网
眼上残留着鱼类闪亮的鳞片，上一网滞
留的水珠不停滴落，水面上泛起无数饱
满的水泡，就像下了一场低空雨。

少年迅速下潜。这片起于蛮荒的沼
泽地，经过近几十年的野蛮生长，已经
成长为一片低浅清澈的湖荡。所以，少
年虽然潜进水底，还是逃不出鱼网主人
的视线。十几条渔舟，像载着鬼魂的幽
灵船，悄悄地将这片水域包围了。他们
用木棍击打着船舷，用长篙拍打着水
面。他们是专业的渔民，他们先吓怕鱼
胆，然后再浑水摸鱼，他们布下的铁桶
阵，哪怕是一条细长如柳叶的白鲦鱼也
无法逃脱。

少年恐惧至极，像炮弹一样射向两
条渔船之间的缝隙。可惜，这是渔民故
意留下的“生路”，看上去是生，其实
是死。少年被丝网牢牢缠住了。他以鱼
死网破的力量挣扎着，可是网越收越
紧，他的右腿受伤了，殷红的血不停流
入被搅混的湖水中。少年感到了刺骨的
疼痛，他真后悔，为什么要捂住耳朵
呢？不然，以他肯定能够觉察到逼近的
危险。在这里生存，他原先也和水里的
螺蛳一样，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向湖荡
更深处逃去。那里是渔民以及他们的船
永远无法抵达的。

少年眼前一黑，如同一条昏死过去
的大鱼，慢慢浮了上去。

水产村渔民划着他们的小渔船，进
入了原先无法抵达的沼泽腹地。第一次
到达这片由沼泽演变成的浅水湖荡。他
们惊呆了。这里原先是封闭的，密集的

芦苇和陷人
的泥淖，让人类望
而却步。此处是鱼类的天
堂，是虾类的天堂，是各种水产品微小
生命的天堂。他们开路用的木柄镰刀，
长而锋利，可以斩芦苇于无声，寒光闪
处，那些密集在一起的水生植物，纷纷
倒伏在水面上。他们杀开一条血路，植
物绿色的液汁，沾染得镰刀像贪食不化
的怪兽。他们驾着尖头小船，硬生生地
挤开一条水路，就像强奸了一个处女，
粗暴地挤开她纯洁的身体，直接抵达孕
育生命的子宫。他们发现了新的天地，
这里波平浪静，这里的绿和外面的绿完
全不一样。在新的天地里，有一个巨大
的鱼类，当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那
绝不是鱼类。

渔民将少年拉上渔船，扔到狭小的
木甲板上。此刻的少年，就像一具一丝
不挂的尸体，长期生活在水中，他的体
表上密布着可爱的绿色水藓。阳光直直
地照射着，少年皮肤上的毛孔迅速收
缩，就像光照下的瞳孔。不过，他的双
眼紧闭，全身僵直，一动不动。过度紧
张和前所未有的运动强度，似乎让他自
动关闭了所有的感觉器官。

渔民们围了过来。
他们用拇指掐他的人中，试图用疼

痛唤醒他。
没有任何动静，他陷入了沉睡。
有个细心的渔民发现，出水后的少

年，皮肤颜色正不停地变化，刚刚还是
竖立着的以矩阵形式呈现的毛茸茸的
绿，转眼间，根根毛孔慢慢倒伏，绿色
变得参差不齐，露出了隐藏其间的白。
他是一个很白净的少年哩。

这个细心的渔民根据自己的经验，
提了一桶水，小心而慎重地向少年浇过
去。少年的知觉并没有因之恢复，不
过，一桶水下去，渔民好像听到自家园
子久旱的茄子、黄豆等喝到水后的滋滋
声。他是需要水的。受了鼓舞的渔民，
又满了一桶水，扑地浇了上去。

少年呻
吟了一下。声音不

像由人类发出，而是动物
般，直来直去的痛苦呻吟。

少年被水产村渔民带到了镇卫生
院。

卫生院建在河流边上。河流的名字
有点奇怪，——兴姜渭，像某人的名
字。它宽大，潇洒，绵长。兴姜渭河对
本镇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之前的之前，
这河流曾经长久地被叫做渭水河。在渭
水河畔，本镇北边几十公里以外的地
方，有一个叫做钓鱼的镇子，并且在钓
鱼镇上，竟还有个太公庙。钓鱼镇的历
史借助渭水河和太公庙与现实接上了
头，钓鱼人认了祖归了宗。因为众所周
知的缘故，钓鱼镇在渭水河一线搏得大
名，并且映衬得本镇暗淡无光。本镇的
智者，有名的退休人员，被所有人叫做
太爷的前任小学校长，现任都天庙住
持，召集本镇有头有脸的十七个人（连
他自己在内），也是镇自治委员会的十
七个委员，郑重地将流经镇子的渭水河
改成了兴姜渭河。这样，本镇就不会被
钓鱼镇的光芒所遮，也彻底与姜太公的
传说划清了界限。太爷在历史这条河流
到达本镇的时候，硬生生地用更名的形
式筑了一道堤坝，姜太公到此，只能戛
然而止。钓鱼镇的光芒再也照不过来
了。

关于镇卫生院选址，太爷亦贡献了
自己的智慧。起初，十七人当中的十个
人，共同选择了镇中心的一块土地。那
块土地几十年如一日地闲置着，镇里的
闲人们把它当作某种先进园林绿化理论
的实验地。这思路与国外某个专家的理
论不谋而合：重点不是规划，而是实
践，先实践，然后根据实践的结果进行
补充规划。国外那名理论专家在规划公
园绿地时，不留一条路径，而是让人们
自己踩出。数月之后，看到绿地上纵横
出几条土黄色的土路，理论家很高兴地
对市政人员说道，你看，这是人们所需

要的。
当年，因

为闲置的绿
地，卫生院几
乎就要在镇
子中心生根
了。太爷却不
同意，他认为
卫生院应该
建在河边。不
仅如此，他还
分别到其他
八个委员家
里，关起门
对自己的观
点进行了详
细阐述。太
爷的演说很
成功，投票
的时候，九
比八，卫生
院建在了兴
姜 渭 河 畔 。
不得不说智

者太爷确实有超出常人的高明之处。
那是没有公路的年代，在河道纵横

的水乡古镇，出行起先皆靠舟楫，后来
才有了挂桨机船和小汽艇。本镇周边，
包括水产村在内的十几个村子，一旦有
危重病人，首先会被送到镇卫生院，然
后才是县医院，然后……一般情况下，
就没有然后了。水路，就是生命之路。
另有一种情况，更加深了人们对太爷的
折服。乡村的纠纷从来不会停止，经常
有村妇，因为某人的恶意咒骂正触碰到
了痛处，比如说和某某睡觉，甚至将细
节都一一描述出。这就让人无法立足，
她们往往悲痛欲绝，回家拎了农药瓶，
当着众人就要喝下这些有毒液体。这是
一种姿态，在受了此种侮辱之后，哪怕
事情远远比对方说得更加桃色，更加众
人皆知。姿态总要做的。她们选择了喝
农药，以示理论上的清白。正常情况
下，此类人喝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
是，有时候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
会酿成不必要的悲剧。再有，就是婆
媳、妯娌、公媳、父女等亲人之间，有
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农妇们简单的价值
观，最终会停留在农药瓶内。因为有了
这些情况，兴姜渭河经常会有小汽艇匆
忙地冲向河畔的卫生院。正是因为卫生
院选址合理，靠近河边，使得抢救及时
有效，挽救了本镇不知多少愚昧妇人的
生命。这些都是闲话了。

水产村渔民将船靠在了令人尊敬的
卫生院的河码头（码头的石头已经被来
往的船只和上下码头的鞋底，磨得发光
发亮，因为它成了人们的生死之门，所
以倍受尊敬），几个人合力将少年抬到
了卫生院，并请来了院长。

院长姓卫，叫卫东，是十七人之
一。

与此同时，腿快的渔民去请来了太
爷。

少年一动不动赤身躺在地面上，太
爷皱了皱眉头，以智者沉稳的口吻说
道，为什么不在下面垫个席子？

话音未落，已经有人拿来一张干净
的芦席，将少年平放上去。

少年躺在席子上，眼睛紧闭，呼吸
沉缓，就像睡着一样，身上的绿色已经
逐渐斑驳。见此情景，跟来的那个渔民
赶紧将一桶水缓缓地从少年的头顶依次
浇到他的脚跟。

太爷再次皱了皱眉头。乱搞！他没
有看那个渔民，而是转头对卫生院长厉
声说道。

然而，因为有了水的补充，就像画
像刚刚着色一样，少年的身体忽然鲜活
起来。

那渔民赶紧解释道，太爷，他是我
们在荒滩发现的，需要不停地往他身上
浇水，才能够保持清醒。唉，不知是哪
家可怜的娃。

太爷围着少年转了一圈，低下头眯
着老花的眼睛，仔细地打量了少年。不
是，他摇摇头，不是——，不是我们镇上
的人。不过，你们做得不错，救人是第一
要务。他又转过头对院长说，卫东啊，你
给他检查检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少年被卫生院护士抬到了里间。卫
东院长很郑重地套上白大褂，挂好听诊
器，向太爷点了点头，将里间的门关上
了。这是他平常替病人检查的地方，再
往里，就是手术室。手术室很少被用
到，里面甚至被护工堆了一些杂物。不
过，这地方仍是卫生院的禁地之一，闲
人肯定是进不了的，院里也只有院长和
另一个主刀的医生才能够随意出入。

要取得病人的信任，医院和医生必
须保持神秘感。卫东院长开会时总是这
样对他的职工说。你们要有自己的阵
地，不容侵犯，比如，手术室就是我的
阵地，其他人是不能随意进出的！

（上）


